
那次，我正在书房写稿，听到老妈
和老爸小声在客厅嘀咕。老妈说：

“唉，好不容易供女儿考上了大学、找
到了工作，以为就有好日子过了，可你
看她现在，欠了一大堆债等着还，下了
班也不能歇会儿，还得加班写稿子赚
零花钱。”老爸说：“可不是嘛！哪都需
要花钱，他们小两口挣的工资有限，日
子能不紧张吗？”

我有些吃惊，原来在爸妈看来，有
房贷就是“欠了一大堆债”啊！其实，
业余写稿是我的爱好，并不完全是为
了挣稿费。可在父母看来，我这没日

没夜地写稿就是为了钱，就是过得艰
难。难怪我每次给爸妈零花钱，他们
都百般推辞。我有些惭愧，我都这么
大了，还让爸妈为我的生活担心。我
想起他们在老家住的时候，每次我问
起家里的情况，他们都报喜不报忧，我
也应该学一学，多炫炫富，让他们知道
我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这样才会让
他们安心。

那天收到银行的短信提醒，我故
意夸张地说：“哇，来钱啦！”老妈说：

“发工资了？发了多少？”我喜滋滋地
说：“工资已经发过了，这次发的是奖
金，有六千多呢！”我举着手机短信，让
爸妈看。老爸说：“一次就发六千多元
奖金，比工资还多，这工作真不错！”我

说：“那当然了，别看我们的工资不算
太高，可平时各种奖金补助的不少
呢！”老妈呵呵地笑着说：“还是考上大
学好，有份好工作，生活不用愁。”我
说：“那当然！”

那次炫富之后，爸妈不再为我的生
活唉声叹气了。那次老公打来电话，告
诉我他们单位发了补助。我故意大声
说：“发补助了？发了多少啊，五千多，
真不少呢，这次可要好好请我们吃大餐
哦！”老爸老妈凑过来，笑眯眯地说：“这
才几天，又有钱发了？”我说：“他们单位
发的加班补助，前阵子不是加班嘛……
这两天我们去下馆子吃顿好的，高兴高
兴！”如果是以往，爸妈一定不会去，说
去外面吃太贵了，不如自己在家做。如

今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日子过得不是他
们想象中那么紧巴，爽快地答应了去下
馆子。

如今，我经常会在爸妈面前炫
富。“我有两篇稿子上了一本大刊，一篇
稿费就五百呢！”“又发工资了，这次比
上个月还多点呢！”“这个月的稿费我算
过了，有个新突破，值得庆贺。”我发现
每次炫富，爸妈都是乐开了花的表情。
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儿女的生活宽裕
富足呢？我炫富之后，爸妈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多。而且餐桌上也丰盛起来，舍
得买些好菜来吃了。

那次，我给了老妈1000元零花钱，
她没有推辞就接受了，他们开心了，我
这个做女儿的也就开心啦！

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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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今年八十有五，耳不聋，眼
不花，腰不酸，背不驼，每餐还能吃
上两碗饭。认识我岳母的朋友，常
让我向她打听养生秘诀。岳母总
是笑眯眯地说：“有什么秘诀？我
嘛，天天过的都是‘劳动节’。说
真的，真要歇上一天，还周身骨痛肉
痛呢。”

岳母说，她从记事起，就没有一
天不劳动。她父亲在她姐弟三个才
几岁时，就去世了。岳母随着寡母
四处干活，吃了很多苦，也养成了她

老人家一生爱劳作的好习惯。
20 岁那年，岳母跟岳父结婚。

结婚的第二天，一早就要起床扫地、
煮饭。岳父是孤儿，长大后参军，复
员后到当时的公社农机厂工作，因
此，家中里里外外都是岳母一人打
理。后来，岳母陆续生下了五个孩
子。岳父一周只回来一天忙农活，
家里没有其他帮手，平常，岳母既要
带小孩，又要忙家务，一亩多自留地
的农活又要打理。不仅如此，岳母
还在岭头岭尾开荒种菜，到水塘、山
涧捉鱼捉虾。岳母自豪地说，当时
很多人家还填不饱肚子呢，而我，不
仅粮食蔬菜鱼虾能自给，还有不少

蔬菜鱼虾吃不完送给别人。岳母也
因此赢得了好人缘。

十多年前，孩子们陆续在城里
买了房子，都想尽尽孝道，接岳父岳
母到自己那里去享享清福。但岳母
说什么也不愿去住。大舅子他们几
个要我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岳母斩
钉截铁地回答我：“住高楼大厦，整
天闷在房子里，要不就是电梯上电
梯下。手脚都不用动了，闲出来的
疮，睡出来的病！你以为它不动就
好呀？”

有段时间，岳父拗不过儿子
们，答应去城里住一住、玩一玩，70
多岁的岳母一个人在家。她到养

鸡场买来几十只一斤多重的小鸡
回来养，又要回已经流转出去的几
分上等田，种起稻谷来。全家都反
对，劝她不要这么辛苦。但岳母振
振有词：“你们一年到头，不断有人
回来，养了鸡，随时可以杀给你们
吃，市场上的鸡，养那么几十天，一
点鸡味都没有。至于种稻谷，自己
种的没下那么多农药，吃着放心。
何况，我每天劳动活动筋骨，才身
心舒服呢。”

生命不息，劳动不止。这是岳
母一生的真实写照。天天都过“劳
动节”的岳母，健康、快乐、富足，是
劳动的倡导者和受益者。

大好春光，我带着孙子踏青，漫步
在乡村小道上，不由得被那一垄垄郁郁
葱葱的菜园所吸引。

走进菜园，只见几位上了年纪的农
妇正在锄草浇水。孙子看到这些品类
繁多不知名的蔬菜，十分好奇，问这是
什么菜那是什么瓜果，几位老人笑着回
答着孙子的问题。这一幕令我触景生
情，脑海中浮现出了当年母亲带着我在
菜园子里劳动的画面。

我记得，母亲有两处菜地，一处在
屋场门坪口的池塘附近，一处在一里

地远的塅上，沙坝上还有块旱地。母
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有空闲不是料
理家务，饲养家禽家畜，就是上山砍
柴，下地侍弄菜园，有时在菜园里一干
就是老半天。

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到菜园里干
活，每次去菜园劳动时，母亲要么挑
一担尿水，要么用粪箕挑两筐农家肥
或草木灰，而我则肩扛一把锄头或耙
子，手提一只竹篮子，一路跟着母
亲。一到菜地，母亲就忙着锄草培
土，浇水施肥，或捉菜虫子，或摘除黄
叶子，精心地侍弄着每一株蔬菜秧
子，把菜园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收工
时，我提着装满各种蔬菜的篮子，一蹦

一跳地回家。
母亲因为家里穷没读过书，但她勤

劳能干，善于总结生活经验。她常说，
种蔬菜要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情况，因
地制宜，精耕细作。每年开春后，母亲
就要把菜园的土壤理松散，把农家肥、
草木灰、火土搅拌均匀，在土里沤上几
天，使土壤发酵，再将菜地分成几小块，
有计划地种上时令蔬菜。在她的精心
打理下，蔬菜四季不断，保证了一家人
的吃食。

母亲经常教育我，过日子要勤恳
节俭，不能好吃懒做。有些吃不完
的新鲜蔬菜，她会挑到圩上卖了换
些油盐酱醋回来，或是晒些辣椒干、

豆角干、萝卜干，或是腌制些酸菜。
这样，在青黄不接时就能够接得上
茬。秋天里收获的番薯、芋头、南瓜
等，母亲还会小心地储藏好，以备度
春荒。

母亲一生为生计奔波操劳，含辛茹
苦地把我们养大，待我们兄弟几个长大
成人了，她却在一次进山砍柴的路上因
淋雨而病倒，不久便与世长辞。当时，
我在部队服役，未能赶得及见母亲最后
一面，成为终身憾事。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母亲的
菜园子，我就欢愉与痛楚交织着，心情
难以自抑——唯愿母亲在另一个世界
安息。

岳母爱过“劳动节”
□杜观水

母亲的菜园子
□郭迪善

在爸妈面前炫富
□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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